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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约》与《范臣卿鸡黍生死交》——异域空间下的信

义之约

孔晨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300384；
摘要：《守约》收录于爱尔兰裔日本作家小泉八云《怪谈》中，原出于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范臣卿鸡黍生

死交》，它们之间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故事，抛开相同的蓝本，两者在人物身份的设定、时代背景、情节安排

以及思想特质上体现出的不同细节可以窥见中日文化的对比。本文通过比较《守约》与《范巨卿鸡黍生死交》

两个同源异流文本，探讨其在人物设定、情节推进、意象使用与结局处理上的差异，揭示中日文化在信义伦理、

鬼神观念与叙事传统方面的不同取向。研究发现，小泉八云在改编过程中既保留了日本武士道精神与菊花美学，

又融入了西方个人主义视角，形成了一种跨文化叙事调和。本文为理解东亚文化内部的差异与对话提供了文学

案例，也为跨文化改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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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臣卿鸡黍生死交》出自于我国明末冯梦龙编撰

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卷十六·范巨卿鸡黍死

生交》，后来传入日本，在江户时代由上田秋成改编为

《菊花之约》收录至《雨月物语》当中，《守约》则是

由爱尔兰裔日本作家小泉八云以他国人视角看日本文

化改编而成，最开始收录于新潮社版《小泉八云集》，

现收录于《怪谈》中。《怪谈》是一部根据日本传统灵

异恐怖故事改编的小说合集，它有个显著特点，是一部

再话小说集，意味着它需要在原有的小说原典上进行再

创作，这一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会涉及到作者的文化

背景和个人因素以及读者接受的影响，发生文化变异和

文化过滤。

日本的怪谈分为三种：佛教、民俗、中国这三种谱

系。其中，中国这一谱系是从中国传至日本的故事。可

以认为，小泉八云加工过的中国怪谈，是原典中的原典，

他是在日本对中国本源所作的改编基础上，再进行解码

编译。在《怪谈》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例如《安艺

之助的梦》改编自中国的《南柯太守梦》，再如《蓬莱》，

也是源自于中国的传说。

1人物身份的不同

在《死生交》中，主人公张劭与范式身份设定为前

往东都洛阳赶考的秀才，他们便是在进京的路上相遇的。

而《守约》中的主人公名字继承了《菊花之约》的赤穴

宗右卫门和丈部左门，并且赤穴仍旧是武士的身份，但

丈部身份不明，只言丈部是赤穴的义弟。从两者身份设

定的不同，我们就可以看出异域空间下文化背景与历史

背景的不同。《死生交》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东汉汉明帝

时期，这一时期，提拔民间人才主要采取察举、征辟以

及孝廉三种方式，察举制是由各级地方向上推荐德才兼

备的人才，由州推举的便称为秀才，与隋唐时期开始确

立的科举制不同，汉朝对于官员的选拔更加偏向于德行

方面。所以，在身份设定上，张劭与范式都是由州向上

推举的德才兼备的人才。

在《守约》中，赤穴的武士身份反映出当时日本社

会中存在的武士阶级，日本武士需要效忠于领主，他们

忠义勇敢，需要学习文化与艺术，懂得风雅的茶道、棋

道。从主人公身份的转变，就能看出故事文本由于异域

空间背景的转换，已经产生了文本变异。归化日本的小

泉八云，为向世界介绍日本文化，保留了赤穴的武士身

份。

2情节安排的不同

2.1相遇相识

首先，在《死生交》中，张劭与范式是在进京赶考

的路上相遇相识的。在落脚的客栈中，范式“仰面卧于

土榻之上，面黄肌瘦”病至如此却无人照料，于是，张

劭“早晚汤水粥食”悉心照料，以至误了试期，范式“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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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安”，张劭言义气重于功名富贾，两人情谊由此种

下，结为兄弟。而在《守约》中，赤穴和丈部相识过程

没有得到展现，故事开头他们便以义兄弟相称，这一被

省略的故事背景，使人物形象没有充分展现出来，他们

的深厚情谊是由作者提前设定好的。

由于张劭范式的相遇相识，便引出了接下来的“登

堂拜母”，范式言“汝母即吾母也。来年今日，必到贤

弟家中，登堂拜母，以表通家之谊。”两人于是立下鸡

黍之约，张劭母亲和弟弟听闻范式为人也为张劭与如此

信义之人结交而欣喜，这为后面张劭“辞亲别弟到山阳”

做好了铺垫。在《守约》中，由于前面知遇过程省略，

也就没有登堂拜母的情节，但从后面，丈部的母亲静候

赤穴直至落日的细节描写来看，不排除赤穴拜访丈部母

亲也一并作为了故事背景，所以在文本中没有展现出来。

2.2菊花的意象

首先，在立约的时间上，两者都是选择九月九重阳

节的这一天。在中国，重阳节是一个登高赏菊，祈福祝

寿的传统节日，按照现存文献记载，作为传统民俗节令

的重阳节，起源时间与饮菊花酒的习俗，应是出现在西

汉初期，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载：“九月九日配茱

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那时候的人们，

会在重阳这天喝菊花酒以求辟邪消灾，祈求长寿。

或许是因为菊花在重阳节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日本

把中国的重阳节称为“菊花节”。根据日本汉诗，大致

可以推断菊花是在奈良时期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但由于

日本汉诗在初期模仿中国汉诗，所以初期汉诗中的菊花

可能是在借用中国汉诗菊花的意象，目前只能推断菊花

传入日本最迟是在平安时代的初期。重阳节来到日本不

可避免地具有了特色的民俗习惯，不同于中国用晒干的

菊花泡酒，日本直接把菊花洒在酒上。许多人提到日本

会想到樱花，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将她那部

关于日本文化研究的书籍命名为《菊与刀》，菊，本是

一种美的体现，它代表了日本人爱美，向往艺术的情怀；

刀，是一种对武力的崇尚，它体现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尚美与崇武的结合说明了日本民族的矛盾性。

在故事中为相约做准备的部分，《死生交》更加偏

向于鸡黍之约，张劭“呼弟宰鸡炊饭”，并且在坐席的

安排上体现出了尊卑有序的规则：“中设母座，旁列范

巨卿位。”《守约》中没有这一细节，虽然两者都写到

将菊花插入瓶中的细节，但在《守约》中，丈部的母亲

劝慰时曾说到菊花的美，即便是明日也不会改变，可以

看出，在当时的日本人心中，菊花象征着纯洁忠义。1868

年，《太政官布告》第 195号规定了将菊花定为天皇的

专用徽章，象征着最高权威。

2.3等待与践约

首先，对于义兄赴约的态度，两者又有不同的变化。

《死生交》中，张劭从始至终都在一心期盼范式的到来，

面对母亲的劝慰，他坚定道：“若范兄不至，吾誓不归。”

即使夜深，张劭倚门“如痴如醉”。《守约》中，丈部

等至落日，仍相信赤穴会如约到来，到这里，两者没有

什么明显的区别，但等到月落山后，丈部的心理发生了

变化，“终于死了心。”惆怅的丈部甚至起身打算回屋

去。

其次，对于践约的方式，两者采用的都是魂魄离体，

日行千里的方法。在中国，原始先民产生鬼魂观念并对

之虔诚侍奉，是基于对鬼魂与人之间的神秘关系的认知，

他们一般将其分为“恶鬼”与“善鬼”。“恶鬼”在先

民的精神世界中较早出现，因而对于鬼魂观念主要抱以

一种恐惧情绪，在《说文解字》中有不少被用来代表恶

鬼的字眼。在日本，自古便有“半岛神话”：男神伊邪

那岐命与女神伊邪那美命合婚生出日本列岛。人们相信

死后会成为神，除此之外还有树神、宅神、灶神等，人

即神，神会维护人类，这点不同于西方全知全能如同造

物主般的神。与神相对的鬼，对于日本人来说并不是完

全隔绝在人外的，甚至那些可怕的鬼在日本人眼中并不

显得那么可怖，日本的鬼神文化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

在《死生交》与《守约》中，对于鬼魂的存在都采取的

一种积极的态度，身为爱尔兰裔的小泉八云保留了这点，

或许这与他小时候以及早期的经历有关，他的文学创作

中透出了泛灵论的光芒，万事万物皆有其魂灵，所以当

他发现日本民族对于自然万物的变化感觉敏锐的特点，

便将这点保留了下来。

最后，对于义兄未能按时赴约的原因解释，两者存

在不同。《死生交》中，范式“为妻子口腹之累，溺身

于商贾之中”以至于“近被蝇利所牵，忘其日期”，故

而未能及时赴约，这一点与上文介绍范式“世本商贾”

“近弃商贾，来洛阳应举”也呼应上了，《死生交》成

书于明末，中国明代初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然开始，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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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稳固的士农工商社会地位正在悄然发生改变，所以当

应举不成，范式重拾商贾，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紧密

关系的。《守约》中的赤穴则是因感念旧主，不愿屈从

新主而被监禁不得出，这里其实就体现出了日本武士所

追求的忠义二字，而为了完成与丈部的菊花之约，赤穴

选择了切腹，以魂灵的形式来到丈部的身边，这里呼应

了故事的标题——守约。武士从诞生之初，就生活在主

从关系之中，武家社会中有“父子一世，夫妇二世，主

从三世”的说法，可见主从关系的优先级是高于父子与

夫妇关系的。武士主要与主君确定主从关系后，武士便

将其人生甚至生命全部交给主君支配。所以当赤穴回到

出云国富田城，发现百姓以及自己的堂弟丹治都已投诚

于篡权者经久门下时，他不愿投效其门下，在被押囚恳

求无果后，赤穴一方面不愿违背与丈部既定的誓约，一

方面不想毁义被迫效忠新主，他选择了切腹以全忠信二

字。

2.4赴死与结局

面对义兄以魂赴约的举动，《死生交》中的张劭“如

梦如醉，放声大哭”以至晕死过去，《守约》中没有展

现出丈部的情绪反应，直接写丈部来到富田城痛斥劈斩

丹治。张劭同样来到了范式的家乡，但在上路前，张劭

与母亲进行了一番动人的交谈，他对范式是全然的信任，

言辞恳切地将侍养母亲的责任交托给了弟弟张勤，这也

为后面张劭不愿独活，以身殉兄埋下了伏笔。而《守约》

中的丈部在讲明善恶，痛批丹治后全身而退安全脱身，

就连经久也感叹于两人之间的信义之深。

两者在是否赴死上存在很大的不同，《死生交》成

书年代是明末，在当时，儒家学说之下的理学盛行，“存

天理，灭人欲”大行其道，其思维的对象是伦理道德，

理学的重心在于人类对于社会伦理价值与规范的正当

性的认识和对于主体道德的个体自觉。张劭在范式的棺

椁前哭泣，“兄为弟亡，岂能独生耶？”在说完后张劭

自刎而死，众人将他与范式葬在一起，这一为兄赴死的

情节，与当时奉行伦理道德的理学有诸多关系。明帝在

听闻此事后，褒奖二人以励后人，这样的结尾就带有儒

学的教化感人之意。《守约》中，小泉八云没有让丈部

赴死，淡化了儒学的教化作用，他更为直接地赞扬了丈

部的勇气与信义，没有像《菊花之约》强调武士精神，

这里体现出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西式追求。

综上，小泉八云在继承《死生交》与《菊花之约》

的基础上，也用带有西方思维的视角对故事文本做了创

新与文化过滤，在保留《死生交》故事蓝本的基础上，

也保有了日本诸多的文化元素。两片故事都强调信义，

《死生交》的立足点在于明代因为资本主义萌芽而导致

信义缺位的道德审判，《守约》关于这部分比较淡化，

并且小泉八没有过分强调武士道精神，他更多地立足于

对于“信义”二字本身的赞颂与钦佩。但同时，他也以

西方人的视角将日本的武士社会，菊花的意象以及鬼神

观念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黄晓燕著：《从“神”与“God”看日本的“鬼神

文化”》，《日语知识》，2002 年第 10 期.

[2]姜缘辰;华媛媛著：《异域空间下的“南柯梦”故

事——论<安艺之助的梦>对<南柯太守传>的文化过

滤》，《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 年第

1期.

[3]李德平著：《《范巨卿鸡黍死生交》《菊花之约》

《守约》比较》，《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

年第 6 期.

[4]刘琳琳著：《日本古代国家疫病祭祀中的鬼神观念》，

《世界历史》，2010 年第 2 期.

[5]梁月著：《论<菊花之约>对<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的

继承与发展》，《才智》，2015 年第 6期.

[6]盛莉著：《从<怪谈>看小泉八云对日本文化的解读》，

《文学教育(上)》，2022 年第 9期.

[7]税贞建著：《日本武士道的“忠诚”与武士的生活

方式》，《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15 年第 7 期.

[8]张佳梅著：《试析菊花与日本文化的关系》，《科

技信息(科学教研)》，2007 年第 15 期.

[9]张瑾著：《小泉八云异文化理解中的归属意识》，

《外国问题研究》，2011 年第 1期.

[10]张荣东著：《中国古代菊花文化研究》，南京师

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6%E7%90%86%E4%BB%B7%E5%80%BC/55784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守约》与《范臣卿鸡黍生死交》——异域空间下的信义之约孔晨

